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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一夜买光32吨土豆

凌晨，深圳一

处工业区内不像以

往那么平静。几家

公司的员工和附近

的居民正围绕在几

百袋土豆边上，现

场时不时传出“让一下，多少包了，点一

下”“来来来，老爷子，点一下钱”的声音。

自 11月 5日起，这几百袋土豆的主

人、来自青海的 60岁老人马先生，就一

直滞留在深圳无处可去。11月 14日，深

圳市民将此消息发布至网络和朋友圈，

引起市民的接力转发和关注。

原来，马先生今年种了 300亩土豆，

之前已经在老家卖了 40多吨。但老家的

销量低，价格也便宜，剩下的 32吨，他就

准备拉到外面市场上去销售，通过女婿

得知，深圳这边的土豆能卖到2元、3元，

于是从青海雇了一辆大货车到深圳。但

来了之后才发现，由于自己的土豆并没

有分类，卖相不好，仓库又堆不下，无奈

只能堆放街头。

滞销的土豆一夜之间卖完，马先生

的心情在这十几天中经历了大起大落。

卖完了土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一

路，不会再冷。

流浪猫“征服”老人医院

美国亚利桑那州

奥罗谷有一家名为

Catalina Springs

Memory Care的老人

温泉疗养院，最近迎

来了新成员——两只

仅有几周大的流浪小

猫。它们每天不是被

人抱在怀里，就是在

走廊里追逐打闹，玩累了就睡在一个大

纸箱里。

原来，疗养院总监瑞贝卡（Rebecca

Hamilton）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请求帮忙

领养、照顾小猫的消息，随后萌生了让疗

养院与动物庇护所合作的念头。“老人们

退休在家，没有工作，很多时候是孤独和

无聊的。老人们渴望给予爱，小猫们希望

收获爱，这难道不是天生一对吗？”

于是，一个月前，瑞贝卡从当地动物

庇护所领回了两只孤儿猫。可以说，老人

们救了这些小家伙的猫命，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它们两个，而每天看着它们成长，

也让疗养院的生活鲜活了起来。

一旦小猫长到两磅重，它们就会被

做好节育手术，准备好被收养。当然，如

果试点成功，疗养院可能会顺其自然地

收养这两个小家伙，同时正式开展计划，

迎来更多的小猫。据说，很多疗养院知道

了这个养猫计划后，也想参与进来。

两个孤独的生物，都找到了爱，生命

的开始与结束，都有了美好的记忆。

甘肃父子沙漠造林30年

76 岁 的 王

天昌和 48 岁的

儿子王银吉，已

经携家带口在中

国的腾格里沙漠

坚守了 30多年，

年复一年地压沙

造林，形成了7500亩（约合680个标准足

球场）的沙漠绿洲，守住了曾眼看要被风

沙掩埋的家园。

在沙漠边缘一片林木较密的空地

上，几年前建成的几间瓦房是王天昌一

家人治沙造林的“给养站”。房屋周边

的沙地上分布着简易搭成的羊圈、鸡圈

和一小块菜地，这是他们一家四口改善

生活的依靠。至今尚未通电的这里，长

年依靠一块太阳能板和一台小型发电机

来照明、抽取井水和满足基本生活所

需。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王天昌从异乡

搬来这里，但连年肆虐的风沙，“眼巴巴

看着庄稼慢慢长大了，一场风沙过后就

什么也没有了”。随着村子里的积沙越来

越多，村民们有的外迁，有的后撤。只有

王天昌在与儿子商量后决定留下来，“我

是农民的儿子，决不能让沙漠掩埋掉家

园”。

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父子俩的行

为就是个笑话。家里所有收入，除基本

生活外都用来购买苗木，不够了还找人

借；浇灌用水要去几公里外用骆驼运

来；一些苗木要摸索种植四五遍以上才

成功⋯⋯但经过数十年的坚持，家园守

住了。

时至今日，王天昌一家借的外债还

没还清，不过在近年政府补贴和在外工

作的大孙子每年定额“资助”下，他们有

了进一步扩大造林面积的勇气。让老人

感到欣慰的是，之前认为他们“傻”的一

些村民也体会到了风沙减弱的效益，甚

至也有人开始在周边造林，一起守护这

片曾经岌岌可危的家园。

一条新闻，短短几十个字，触动了无数

人柔软的内心。《市民一天内买光 32吨土

豆，只为让他回家》这则报道称，最近，青海

的马大爷花上万元雇货车，千里迢迢将 32

吨土豆运到深圳卖。可最后却因联系不上

生意伙伴，一大车土豆连人滞留深圳街头。

有热心路人将此事发到朋友圈，引来大量

网友现场抢购，32吨土豆一天内就全部卖

光了！

很多人虽然没有买马大爷的土豆，没

有帮上马大爷，但一样从“一天买光 32吨

土豆”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还有作为无

名者的自豪感。我们知道，如果自己早看到

这条消息，知晓马大爷的困境，也会去买土

豆的。深圳市民“一天买光 32吨土豆只为

让他回家”的平民善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

有，这是市民社会平凡善意的一次网络共

鸣。在一个显得嘈杂而功利的现代社会中，

平常各行其是毫无关系、甚至看起来有点

冷漠的平民之间，当那种人同此心的平凡

善意被激发并凝聚之后，会迸发出一种惊

人的力量。

对这种民间自发的平凡善意，我总是

充满敬意，我也买过好多次爱心苹果、爱心

西瓜、爱心土豆之类，做不了大慈善，没有

能力像富豪那样一掷千金，行自己力所能

及的小善，这就够了。令人尊敬的是，每当

这时候，很多市民总是自己动手去行善，用

几块钱几块钱的小善去完成很多像“只为

让他回家”这样的善举，而没有去绑架别

人，没有盯着富豪制造道义压力，没有理直

气壮地让那些比自己更有钱的人去掏钱。

平凡的善意虽然很小，但一样动人，因

为是自发和主动的，不掺杂半点儿强制。自

己去做就行了，不给别人压力。任何慈善只

要带上了一丁点儿强迫的色彩，再多的钱，

再大的手笔，也偏离了慈善的本意而走向

反面。我想说的是，慈善总盯着富豪，以打

土豪的心态去逼捐，其实是件挺丢人的事，

让慈善失去了尊严。

前段时间关于“小马云”的报道，绑架

富人的过程，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网友偶

然发现江西吉安某村一个孩子长得特别像

马云，家境非常贫穷，媒体关注和网络追捧

让“小马云”成了网红。有媒体称，阿里巴巴

相关部门已将此事汇报给了马云，随后就

有媒体报道称，马云在内部邮件中称将负

责小马云上学的费用。其实这纯粹是谣言，

根本没有这样的内部邮件，马云也没有这

样的表态。马云为乡村教育捐了很多钱，资

助了无数贫困儿童的上学，都是通过他的

慈善基金。不至于因为媒体报道某人长得

像他，就立刻去捐钱。解决一个孩子的上学

费用，对马云来说太简单了，但那样会形成

很不好的导向：是不是长得像马化腾、李彦

宏、刘强东的孩子，都去找他们要钱了？是

不是整成马云的样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伸手求助了，这不胡闹吗？“小马云”传染效

应下，会制造无数这样的闹剧，让慈善事业

和慈善家无比尴尬。马云、马化腾们以后整

天就别干其他事了，而去应付各种找上门

来的求助者。

我相信一开始人们传播“小马云”照

片，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后来就越来越带有

了逼捐色彩。那些子虚乌有的报道，其实就

是逼着马云表态，甚至以“马云内部邮件表

示”的虚假新闻造成“既成事实”去逼捐。这

种逼捐将马云和阿里逼上了很尴尬的境

地，明明是谣言，可怎么回应呢？说“没有表

态”，会让人觉得马云很抠门，这点钱都不

愿出，人家孩子那么苦。将错就错配合媒体

的报道一起胡闹，以后将面临无数的尴尬，

破坏了慈善生态，传递了错误导向。所以被

逼无奈的他们只能委婉地辟谣称：这不应

该是一个笑话或者段子，“小马云”的背后

是沉重的现实。是啊，多少人是一边以娱乐

化的心态来消费小马云，一边用逼捐心态

去围观马云态度的？仿佛这种事情跟自己

完全无关，捐助就是马云的事，自己只管消

费娱乐。

你觉得小马云生活贫困，心疼小马云，

自己掏钱行善就行了，何必以道德之名向

别人施压？这种逼捐之歪风常假正义之名

制造舆论暴力，一有灾害或灾难，富人就被

盯着——谁捐了多少，谁第一个捐的，谁还

没有表示，谁甚至不仅无动于衷还晒幸福

晒吃喝，一毛不拔的键盘侠正义凛然地盯

着富人，挥舞着道德大棒义愤填膺地向富

人明星逼捐。逼捐之风映衬下，“买光 32吨

土豆只为让他回家”的平凡善意更加动人，

每个人都是自发主动地参与，不事张扬，不

留下自己的名字，默默地做一件让自己心

安的事。慈善不必盯着富豪，对于慈善生

态，不被强制的自由比捐多捐少重要多了，

平民善意的自发凝聚所迸发出的慈善力

量，并不比富豪慈善小。

跟评：
＠啊咿呀an：现实生活中键盘侠太多

了，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他人所犯

下的小失误或是公众人物的家庭琐事，至

于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用嘴去打击别人，

在从未做出过什么慈善活动的情况下去逼

迫他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都说

“网友总比现实的人热心”亦是如此。

＠捞星星：键盘侠只有自己被攻击的
时候才能醒悟吧。

＠Jeff＿贾陆：如果是刻意的不实报
道，善意的成分没了，仅剩恶意。

＠ssssss：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
们，你们难道不冷吗？

以打土豪心态逼捐，是很丢人的事

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大学校园里，有

一所租来的学校。这里有 450名非京籍学
生，年级分布从小学到高中。这些孩子和他

们向往的大学生活，只有一道铁栅门相隔。

自 2012年创办以来，这所名叫临川学校的
地方，一直被非京籍学生家长视为入学的

希望，是“全北京独一家”的存在。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 2000万、拥有众
多学校的特大城市，中考、高考均未向非京

籍学生开放。

作为一种探索，临川学校最初只为江

西籍的在京学生，提供完全按照江西省高

考自行命题方向的教学实践，后来又扩展

到非江西籍的在京孩子。

“这是一个探索、一种尝试，我只是想

让北漂的孩子能够像当地孩子一样正常上

学，正常中考，正常高考。”10月的最后一
天，学校创始人胡雨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戴着眼镜，身穿深蓝色西装，系着条纹领

带。这位看起来儒雅的男子，一说到关键

处，忍不住激动地挥动手臂。他执笔写的校

歌里宣告着“向前的洪流不可阻挡”。

7年前，胡雨龙调到江西省抚州市驻
北京办事处工作，老乡都叫他“胡老”。此

前，他是该市临川区教育局局长。

在他初到北京时的一次老乡聚会上，

有位开着豪车、能呼风唤雨的企业家向他大

倒苦水。“物流业做得很大，业务量在亚洲都

排得上号”，但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低头认怂。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这位企业家面临艰难的

选择：要么放弃事业带女儿回老家读书，要

么放弃亲情让女儿独自回家乡上学。

这次聚会，让胡雨龙感触颇深。后来，

这名前教育局长发现，只要老乡凑到一起，

话题都离不开“上学”。

2000年后，北京开始提高非京籍儿童
入学门槛。2010年，北京市普通小学招生
人数里，近一半为非京籍学生；初中比例降

至 30％；而到了高中，非京籍学生仅剩
10％。根据有关规定，非京籍考生无法在北
京参加高考。

对于为北京带来景德镇陶瓷、安义门

窗、吉安菜品和资溪面包的 40万江西人，
“能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成为刚需。一

些家长选择职高或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

但更多的人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成

为留守儿童。即使靠“拼爹”留下借读，返回

江西高考时，又要面对与北京教材完全不

同的试卷。

在另外一次饭局上，围绕非京籍学生

能否在北京上学、高考的话题再次展开。

“我再有能耐，也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

题，政策何时才能放开？”胡雨龙的非京籍

老乡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北京教育资源有限，放开门槛那还不

得崩盘？”手握北京户口的老乡拍着桌子反

问，陈述僧多粥少的现状。

饭桌上狂风骤起，胡雨龙左右为难，两

边各执一词，他都能理解。有人把他推向风

口，提议由这名曾经的教育局局长亲自操

刀办一所学校，解决江西非京籍孩子上学

问题。

“与其等待政策变化，不如探索出一条

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重重

拍了一下沙发扶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

百姓解难。”

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鼎力支持下，

他决定“用行动终止这场毫无意义的口水

战”。

胡雨龙也短暂拥有过北京户口。上世

纪 8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
后，他选择回到江西老家。2004年他执掌临

川教育局。临川一直被江西学生奉为“读书

的圣地”，临川一中、二中声名远扬，“不亚

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在北京的地位”。

“虽然还是要回原籍高考，但把临川的

学校搬来北京，就能让江西籍学生享受亲

情的同时，还能享受家乡的优质教育。”长

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胡雨龙用手轻轻点着膝

盖，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充满自信。

在高一（1）班的教室里，贴在后面的成
绩单格外显眼，黑色水笔大大地写着每个人

期中考试进步的名次，许多人都比两个月前

刚入学时前进了不少。语文课上，老师正引

导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鲁迅”。

25名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正
直”“敢说真话”“不妥协”等词语纷纷蹦出

来。“勇敢面对现实”，有位同学高声说道，

又很快捂了一下嘴。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

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胡雨龙常说

给自己听。不管多艰难，他决定走出一条

路来。

在北京城 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
场地这件事轻而易举地难倒了他。为了满

足获批筹建的条件，2011年一整年，他天
天泡在网上找线索，平均每天跑 2个地方，
大兴、房山、顺义通通找遍。

“就差密云没去了。”他掐着指头算着。

因为舍不得花钱，这个驻京办负责人常常

靠地铁和公交车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个

小时。而在临川，这位曾经的教育局长想

要落成一所学校，只需“大笔一挥”。

就在 2011年，北京针对非京籍儿童入
学管制开始加速，先后关停 24所民办打工
子弟学校。胡雨龙想为非京籍学生争取一

个座位。

办学许可证申请下来了，但争取来的

资金却“掉了链子”。因为办学校没钱

赚，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最开始的 5
位投资人里，有 2位撤资。开办学校的 4
年里，始终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很多家长

觉得每年 2万多元的学费“有些贵”，但
这些收上来的钱“够房租就不够给老师发

工资”。

那段时间，他靠跑步解压，这是胡雨龙

上大学时摸索出的放松法。一到晚上，他就

换下白天穿的西装、皮鞋，套上一双舒服的

运动鞋，他习惯了在黑夜里摸索着向前奔

跑。

胡雨龙的行为打动了一名江西省领

导。“我们派老师援疆、援藏，为什么不可以

派老师去北京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了保证

师资力量，这位领导专门批示，将派往北京

临川学校的教师作为抚州市派驻教师，保

留公办教师身份，“让外地的江西学生感受

到家乡的温暖”。

这名前教育局长聘请临川一中老校长

卢国兴出山，在各重点中学招兵买马，一些

老师被这项“为江西娃娃好的创举”吸引，

10多人的教师队伍很快集结。
然而 2012年临川学校开始招生时，仅

有 70位学生。投资人劝他“别办了”、“亏不
起”。

“哪怕只有 5个人、10个人，也要办！”
胡雨龙的回答斩钉截铁。这种坚持，就像他

读大学时，曾独自一人从北京海淀区徒步

去长城一样，即使再难也不停步。

在胡雨龙办学两年后，政策又变了，非

京籍家长需要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务

工就业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等，才

能办理 9年义务教育入学手续。2016年，非
京籍学龄儿童入学需持有的“五证”变成了

28个证件。
因为缺少其中某项证明，林超读初一

时，就被学校老师提醒“在北京不能上高

中，尽早联系学校吧”。于是，父母将他送回

江西老家。

“根本融入不了江西的学校生活。”这

个满口京腔的男孩嚼着碗里的糖醋排骨，

招牌赣菜他并不喜欢。

转回江西上学后，老师用家乡话讲笑

话，所有同学都笑了，只有林超不知所云。

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他甚至开始学会

用拳头解决问题。半年后，林超逃回北京，

想学散打，“再也不想上学了”。

和林超同班的一个女生，初中时在一

所公立学校就读。同学之间常用“我有”造

句，当其他同学用带着炫耀的语气说出“我

有北京户口”时，她只好立即闭嘴。即便是

班里的学霸，在非京籍的标签下，漂亮的分

数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在临川学校，“大家

都是非京籍，不会感到被歧视”。

如今，林超在临川学校上高一。林超在

《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上工工整整地记

下老师的板书：刘和珍是一位渴求真理与

进步，富于斗争精神，有远见卓识，温和善

良而又具有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这个曾

经不想上学的男孩回到了父母身边后，连

续前进，在上次的生物考试中取得了单科

状元。

在这所租来的学校里，江西元素随处

可见。走廊上，临川人汤显祖、王安石、曾巩

在墙上微笑，班级也以这些名人命名。为满

足“江西胃”，学校食堂特意推出小炒肉等

江西招牌菜。但这些自小在北京长大的孩

子起初并不认识他们的名人老乡，他们的

味蕾也失去了喜食辣椒的故乡记忆。现任

校长魏媛媛还把从江西引进的临川教育模

式和北京的素质教育思想结合在一起，“既

有江西的勤学，又有北京的眼界”。

这些能留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用红纸

折了几朵百合花送给胡雨龙，他一直珍藏

在书柜里。

“以前暑假时，我赶紧关手机，就害怕

别人托我办入学的事。”胡雨龙晃晃手机，

“现在必须开机，而且要主动把学校推销出

去。”在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后，这位一直低

调的教育工作者渐渐接受媒体的采访，一

遍遍阐释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是“在

为北漂孩子探路”。

2015年起，江西高考不再单独命题，
纳入全国卷范围。临川学校拿出更多的名

额招收其他籍贯的孩子入学，也开始扩充

来自全国的师资力量。北京的公立学校老

师贴出临川学校的招生信息，为非京籍学

生指出“第二条道路”。江西省领导多次前

往学校考察，为这种服务老乡的方式点赞。

一位来咨询的父亲把手里的招生简章紧紧

攥住，感慨“孩子终于有了一个不需要搬来

搬去的窝了”。

胡雨龙办公室窗外，一只叫汪汪的小

狗和学生追逐着。学生搭了一个窝，喂它牛

奶和火腿肠。流浪了好多年，它也在临川学

校找到了家。

在教育局工作时，胡雨龙总倡导“办学

要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当他面对的不再是

一叠叠文件，而是一双双迫切渴望上学的

眼睛时，才终于摸清了这句话的份量。

“孩子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他就能成

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胡雨龙用手指轻

轻推了推他那副黑框眼镜，脸上终于有了

笑容。

为“北漂”考生探路

北京临川学校二年级的同学们排队准备上体育课。 孙亚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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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在上武术课。 孙亚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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